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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開
報
紙
，
除
了
讀
新
聞
，
就
是
想
獲
得
新
知
，
其
中
最
讓
人
感
興
奮
的
是
那
些
促

人
思
促
人
行
的
信
息
。

有
一
段
講
德
國
人
珍
惜
水
的
文
字
：
﹁一
天
我
去
一
家
公
司
洽
談
業
務
，
公
司
主
管

招
待
了
我
。
他
問
我
，
要
喝
水
嗎
？
我
說
，
喝
。
他
問
我
，
你
要
喝
多
少
？
我
隨
口
說
，

一
杯
吧
。
結
果
一
杯
水
沒
喝
完
，
業
務
談
妥
了
，
我
起
身
告
辭
。
他
叫
住
我
，
一
臉
不
高

興
地
提
醒
我
，
你
的
水
還
沒
有
喝
完
呢
。
我
說
，
喝
不
下
了
，
就
一
點
兒
水
嘛
！
他
嚴
肅

地
說
，
既
然
你
喝
不
完
，
為
什
麼
你
剛
才
要
一
杯
水
呢
？
你
可
以
跟
我
要
半
杯
水
啊
！
我

當
時
語
塞
，
心
生
愧
意
。
最
後
，
當
着
他
的
面
，
把
剩
下
的
半
杯
水
一
飲
而
盡
，
以
示
誠

心
道
歉
。
﹂

德
國
人
辦
事
嚴
謹
，
這
早
有
所
聞
，
但
較
真
到
這
個
地
步
，
實
在

叫
我
這
個
﹁老
外
﹂
匪
夷
所
思
。
我
生
活
的
環
境
裡
，
經
常
可
以
看
到

飯
店
的
服
務
員
將
客
人
剩
下
的
半
桌
子
菜
倒
掉
收
攤
。
平
常
自
己
家
裡

來
了
客
人
，
不
管
人
家
喝
不
喝
水
，
也
要
泡
上
一
杯
熱
茶
以
示
敬
意
。

人
家
德
國
人
就
不
是
這
樣
行
事
，
一
是
一
，
二
是
二
，
富
裕
了
仍
然
不

忘
記
珍
惜
。
容
易
想
到
這
一
次
歐
債
危
機
，
有
的
國
家
靠
借
錢
過
日
子

，
而
德
國
不
在
其
中
，
他
們
底
氣
很
硬
，
還
借
錢
給
人
家
。

讀
到
一
則
關
於
美
國
商
人
貝
斯
特
．
韋
斯
特
的
故
事
。
一
九
四
六

年
，
他
在
加
州
以
自
己
的
名
字
命
名
，
創
建
了
一
家
酒
店
。
酒
店
有
七

百
個
房
間
。
經
過
三
年
施
工
，
韋
斯
特
前
來
驗
收
。
他
讓
人
把
七
百
個

浴
室
的
噴
頭
全
部
打
開
，
結
果
出
人
意
料
的
事
發
生
了
—
—
由
於
排
水

不
暢
，
全
部
房
間
遭
了
﹁水
災
﹂
。
韋
斯
特
連

忙
要
求
施
工
方
翻
修
，
把
主
水
管
和
地
下
水
管

加
粗
兩
倍
。
這
時
有
人
勸
他
，
怎
麼
可
能
會
有

七
百
個
浴
室
同
時
用
水
的
情
況
呢
？
韋
斯
特
回

答
：
﹁萬
一
將
來
真
的
發
生
了
呢
？
﹂
在
他
的

堅
持
下
，
水
管
被
加
粗
了
。
後
來
，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
一
九
七
九
年
和
二
○
○
一
年
果
然
都
發

生
了
七
百
個
浴
室
同
時
用
水
的
情
況
。

﹁先
患
慮
患
謂
之
豫
，
豫
則
禍
不
生
。
﹂
（
《
荀
子
．
大
略
》
）

韋
斯
特
的
思
考
，
無
非
是
遵
循
了
這
一
原
則
。
反
觀
我
們
的
城
市
設
計

師
，
對
傾
盆
大
雨
可
能
造
成
城
市
﹁內
澇
﹂
往
往
估
計
不
足
，
電
視
裡

常
能
見
到
大
街
上
那
些
浸
泡
在
水
中
的
汽
車
，
連
首
都
也
不
例
外
。
我

們
做
事
，
腦
袋
裡
是
不
是
真
該
多
一
點
﹁萬
一
將
來
發
生
了
﹂
的
考
慮

呀
。

讀
報
時
見
到
一
個
久
違
的
名
字
—
—
方
宏
進
，
二
十
多
年
前
，
他

不
是
央
視
﹁焦
點
訪
談
﹂
的
主
持
人
麼
？
今
日
出
現
在
報
紙
上
，
是
因

為
一
番
懺
悔
的
談
話
。
原
來
，
二
○
○
九
年
十
月
方
宏
進
因
一
樁
經
濟

糾
紛
被
拘
留
後
取
保
候
審
，
今
年
九
月
檢
察
院
認
為
案
件
證
據
不
足
對
其
下
達
了
不
起
訴

決
定
書
。
當
記
者
問
方
宏
進
從
這
些
年
經
商
裡
悟
出
了
什
麼
時
，
他
的
回
答
是
，
﹁我
希

望
別
人
不
要
太
信
任
我
。
﹂
﹁如
果
別
人
太
信
任
我
了
，
我
被
信
任
是
飄
飄
然
的
。
錢
花

光
了
打
個
電
話
，
就
有
幾
百
萬
打
到
我
的
帳
上
來
。
實
際
上
（
我
）
對
財
務
的
控
制
是
不

科
學
的
，
是
容
易
出
問
題
的
。
﹂
﹁以
後
大
家
看
我
怎
麼
做
事
情
。
要
是
不
相
信
我
，
別

讓
我
沾
錢
，
別
讓
我
簽
合
同
，
拿
制
度
來
約
束
我
，
別
讓
我
說
了
算
。
﹂

孔
子
在
講
過
要
﹁見
賢
思
齊
﹂
之
後
，
還
講
了
一
句
﹁見
不
賢
內
自
省
﹂
。
方
宏
進

的
反
思
很
有
普
遍
意
義
，
任
何
人
都
不
是
神
，
所
以
要
自
覺
接
受
規
範
，
才
是
避
免
走
向

深
淵
的
明
智
之
舉
。

一九九三年，我在新建
立的香港科技大學謀得了一
份教職。在離開美國前向一
位永安公司郭氏家族成員、
從香港移民來的同學諮詢，
問應該如何裝束。她說，應

該穿全套西服，至少需要繫好領帶。我依囑，果
然同事們都如此。科大是一所新學校，從校長到
教師，多數來自北美，人際關係比較隨便。但英
國傳統的香港大學就大不相同，教師喝茶休憩的
場所，學生是不能進去的。科大除了供一般學生
用的食堂外，也有比較講究的餐廳，但都對一切
師生開放。隨着來自北美的教師人數增加，在我
隔壁辦公室的那位教授，居然開始穿了T恤衫和
短褲去上課。

那時，我的感受是，香港人確實比內地人有
禮貌。但也不可一概而論。至少在一九九七年回
歸之前，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對操普通話的不夠有
禮，和對待操英語者大不相同。我有兩次親身的
經歷。一次是在巴士上遇到警察突擊查身份證，
按規定不隨身攜帶的要被送到警察局候保。我突
然觸發靈感，一本正經地用英語對話；對方態度
突變，以禮相待，尊我為 「先生（Sir）」，當
然就沒有事了。

另一次是老伴隨我到香港一遊，我們拿的都
是中國護照，但我有個香港身份證，可以從香港
居民的門進關，她就需要繞道到另外一層去辦；
隨身帶有行李，很不方便。我故伎復施，改操英
語，說希望見他們的領導人。領導人來了，這次
我更被尊稱為 「教授先生（Mr. Professor）」，
當然通融辦事。那個時候，到大商店購物，如果
只會講普通話，大約與 「文革」期間操北方口音
者在上海商店裡所受冷遇相似。香港一份大報紙

，在回歸前後曾刊出一張照片，一位有點胖的內地中年女子，顯然
第一次到香港，對於用耳機的隨身聽很新奇，邊走邊聽，攝影師加
了個題目： 「老娘有一身好肉」。香港女子比較注意瘦身，對這位
從內地來、對新產品無知的婦女的蔑視，已經到了極其刻薄的地步
。科大的教學語言是英語，實際上我和學生之間也沒有辦法用中文
溝通。我不會講廣東話，他們完全不懂普通話。

大約是一九九六年，一個香港學生隨我去莫斯科，旅居俄國的
朋友女兒想到香港上學，我的那個學生說她會首先教她講廣東話，
使朋友和我都覺得愕然。接着，她說， 「這是時尚（fashion）呀」
。原來她認為講普通話是 「土」的表現。這個情況在回歸前後開始
有了顯著的變化，大約在一九九六年的下半年，學生敲門來我的辦
公室，第一句話居然是 「楊老師，您好！」字正腔圓， 「師」字讀
出 「捲舌音」。時代變了，他們明白，不會普通話，有礙謀職。

日前看到周雲龍文章《香港的 『沒有』》，提到香港人 「沒有
以講一口粵語為榮」的，一個講習班的開班儀式上 「從主管到主講
，沒有一個着正裝的，都是便裝」。可見從我二○○三年離開香港
以後，變化很快、非常可喜。然而我還是對 「老娘有一身好肉」這
樣侮辱性的標題，不能釋然。

許多時候，我還是挺羨慕生活在唐朝的人
們。他們不僅僅擁有三個黃金周，而且小黃金
也相當多。

「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
為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
等，通隨給之。」唐朝的《假寧令》中的這條
略顯殘缺的條令能讓我們略窺唐朝時期的假日

體系制度。
唐朝作為我國古代各個方面發展最完善的一個朝代，其節假

日的安排也有很明確的法律法規。譬如我們現在春節放假是從除
夕前一天開始放起的，總共七天。在唐朝，春節放假也是七天，
但其卻是以除夕日為中心，前後各放三天，這樣顯然顯得更合理
一些，當然即使提前三天，對於交通不便路途遙遠的古人還是顯
得時間倉促。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假寧令》有十八條關於各
種假期的規定，婚慶、喪葬、忌日、出行等等方面，幾乎貫穿了
人們所有的生活。《假寧令》裡的第一條能讓我們看出唐朝節假
日的大致情況：諸元日、冬至並給假七日（節前三日、節後三日
），寒食通清明給假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臘各三日（節前
一日、節後一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
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七月七日、十五
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
冬及每月旬，並給休假一日。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授衣假
，分為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給
之。由此可見，唐朝的假期還是挺豐富的。三伏會放假，旬假也
會放一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這樣的節氣也都會放假一日，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
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這些節日幾乎涵蓋了七夕端午這樣的傳統節
日。

唐朝這些關於節假日的規定，其實都是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比如唐朝的旬假，其實就是對漢朝時期五日一休沐的繼承和發
展。除了以上這樣的假日外，如果皇帝哪天心情好或者遇上喜得
貴子等高興的事情，也會放假。唐朝各種各樣的假期極大豐富和
影響着人們的生活方式。 「每至旬假，許不視事」，意思是到了
旬假這天，可以允許不辦公事。十天一次的旬假，唐人一般都出
去吃飯喝酒，遊山玩水，好不自在，這在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
命宴》一詩中有細膩而生動的記載。 「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
。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
隨袂，舞香遺在茵。」讀來令人神往。

呂
達
、
徐
冀
和
南
雁
都
是
李
陽
的
筆
名
，
他
是
活
躍
於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文
藝
青
年
，
與
舒
巷
城
、
海
辛
、
羅
琅
等
，
都
是
香

港
﹁鑪
峰
雅
集
﹂
最
早
期
的
文
友
，
如
今
旅
居
北
美
，
是
八
十
開

外
的
老
人
了
，
不
知
是
否
還
有
寫
作
？

李
陽
活
躍
於
一
九
五
○
及
一
九
六
○
年
代
的
香
港
文
壇
，
曾

協
助
吳
其
敏
編
文
學
期
刊
《
新
語
》
；
在
萬
葉
出
版
社
任
職
時
，

曾
主
編
一
套
十
冊
的
《
南
斗
叢
書
》
。
他
除
了
任
編
輯
，
還
在
報

上
寫
專
欄
，
經
常
投
稿
那
年
代
的
文
學
期
刊
，
是
當
時
很
受
重
視

的
散
文
家
。
一
九
六
○
年
代
出
版
的
幾
本
合
集
《
五
十
人
集
》
、
《
五
十
又
集
》
、
《
海

歌
．
夜
語
．
情
思
》
和
《
市
聲
．
淚
影
．
微
笑
》
，
都
收
有
李
陽
的
作
品
。
李
陽
雖
然
創

作
甚
多
，
但
結
集
卻
很
少
，
除
了
署
名
徐
冀
，
和
羅
琅
合
著
的
散
文
集
《
兩
葉
集
》
（
香

港
宏
業
書
局
，
一
九
六
二
）
，
我
只
見
過
這
本
《
海
與
微
波
》
（
香
港
新
月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
）
。

《
海
與
微
波
》
僅
九
十
多
頁
，
是
本
約
六
萬
字
的
散
文
集
，
收
《
木
棉
讚
》
、
《
一

口
井
》
、
《
舊
歲
》
、

《
黑
夜
與
黎
明
》
、

《
海
與
微
波
》
、
《
秘

密
》
…
…
等
十
五
篇
散

文
。
李
陽
在
序
中
說
，

這
些
都
是
寫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
一
種
﹁直
接
抒

寫
自
己
的
生
活
感
受
和

情
緒
，
並
且
用
另
一
種

眼
光
去
探
索
周
圍
的
事

物
﹂
的
文
章
。
他
自
謙

這
些
散
文
幼
稚
，
但
知

情
者
告
訴
我
：
李
陽
的

散
文
常
被
人
抄
襲
去
徵

文
而
多
次
得
獎
哩
！

武訓，晚清人，有姓無名
，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故
叫武七。訓，是朝廷為了褒獎
他，賜給他的名。

武訓少時常受人欺負，就
是吃了不識字的虧。二十一歲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要讓像他一樣貧窮的孩子上
得起學。確立志向後，武訓從破廟裡出來，滿街跳
躍歡呼，若瘋若狂，高唱： 「扛活受人欺，不如討
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光緒十四年，武訓靠乞討置買了二百三十畝田
地，積蓄了三千八百餘吊錢，準備在山東堂邑縣柳
林鎮興辦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

義學興辦之初，需要建學舍，武訓跪請當地的
一位急公好義的進士楊樹芳，幫他籌劃。楊樹芳對
武訓乞討誓辦義學的事，早有耳聞，見武訓來跪請
自己，又驚又喜。驚的是武訓以乞討為生，竟能辦

義學；喜的是武訓把他當成有學問信得過的讀書人
。跟武訓熟悉後，楊樹芳曾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勸武訓成家。武訓說： 「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
學才無私。」武訓辦義學的堅定決心，感動了楊樹
芳。楊樹芳表示願意出面幫忙，還向一些鄉紳募集
了一些資金。

學舍破土動工後，武訓親自做工、搬磚、買木
料……在楊樹芳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時間，崇賢義
塾於一八八八年春天開學。當時的貧苦人家，普遍
認為讀書識字，是富貴人家悠閒打發時間的玩意兒
，沒有什麼用處。義塾開學，招不到學生。武訓親
自去那些不願上學，而又上不起學的家庭，下跪求
他們的子弟去上學。義塾當年招了七十餘名學生，
分經學蒙學兩班。學生招來後，武訓又跪請楊樹芳
為學董，主持義塾事務。

學舍落成，招來了學生，武訓聽說，壽張縣有
位先生，是個舉人，有學問有道德，叫崔隼。他跑

到崔隼家長跪不起，請求崔隼去義塾教書。崔隼為
其精誠所動，慨然答應。義塾正式開學，武訓準備
豐盛的筵席，熱情招待塾師，請學董和資助過義學
的紳士們作陪，自己卻不入席，站在客廳門外，專
候磕頭進菜。武訓說： 「我不敢同老師和諸位先
生們坐在一起，我站在門外，覺得心安，覺得快
樂。」待宴罷，他只吃了些殘菜剩飯，便匆匆離
去。

義塾開學期間，武訓有空就去探視。對勤奮盡
職的塾師，武訓叩跪感謝；對懶惰不負責任的塾師
，武訓跪求警覺。在武訓的感召下，塾師十分敬憚
，學生不敢懈怠，大家都嚴守學規，努力上進，學
有所成者甚眾。

武訓辦義學在國內的聲譽很高，在國外也有影
響，因其沒有文化，外國人稱他為 「無聲的教育家
」；李公樸稱他為 「現代的聖人」；我尊稱他為
「下跪的教育家」。

著名表演藝術家魏喜奎是
一位對藝術不斷追求的人，她
在演出之餘總是琢磨着搞出點
「新」玩意兒。奉調大鼓，是

魏喜奎在唐山大鼓的基礎上發
展變化，於新中國建立前夕創
成的；曲劇則是新中國成立後

，由她與曹寶祿、顧榮甫、尹福來、關學曾、孫硯
琴等，發展拆唱八角鼓的形式試演，經老舍、馬少
波二位幫助創成的。

今年是魏喜奎誕辰八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
紀念日，不能不讓人再次緬懷她對創立和發展北京
曲劇的傑出貢獻。

魏喜奎出身於曲藝世家，其父以跑碼頭說唱樂
亭大鼓 「大書」（即長篇）為業。她父親認為女孩
兒繼承此業，在當時社會當遭到更多磨難，不教她
彈唱。但是，久經薰陶，加上天資聰穎，她還是學
會了不少唱段。七歲時，她隨父到家鄉河北薊縣盤
山娘娘廟會演唱。她父親病倒，不能演唱，便由她
頂替演唱。由於她嗓音甜亮，吐字清晰，面目、身
材都屬上乘，招來大量聽眾，所掙的錢並不下於其
父。

魏喜奎自小便覺得唐山皮影戲有唱有表演，比
她父親單憑說唱而沒有表演的樂亭大鼓更吸引人。
她八歲時，隨父親在天津演唱時，受到評劇名家鮮
靈霞青睞，讓弦師教她唱評戲。她十二歲時，隨父
親到北平，在紀念曲藝界祖師爺周莊玉的名演員聯
袂演出中，以唐山大鼓《黛玉歸天》一舉成名。隨
後她又在北平開明戲院屋頂花園消夏演出的幾個月
裡，認識了評劇名家白玉霜、小白玉霜母女和京劇
新秀吳素秋，她與小白玉霜、吳素秋成為十分要好
的 「戲曲三姐妹」。

創立奉調大鼓

魏喜奎從來沒正式拜過師，可她見名角就求教
，向她傳藝的老師不少。在常年演唱中，她發現自
己所唱的唐山大鼓唱腔平直，缺乏起伏，唱出來顯
得溫吞。除向王佩臣學習之外，她又向擅長改革、
有 「三弦聖手」之稱的弦師白鳳巖討教。經白鳳巖
介紹，她還登門向以唱奉天大鼓聞名的馬寶山學習
，聽遼寧大鼓朱璽珍唱片，吸收這兩位唱腔的某些
特色，融入她的唐山大鼓。經過多年試唱，終於在
一九四八年把她的演唱改為一個似是唐山大鼓、又
與唐山大鼓不同，悠揚婉轉、長於抒情的新曲種。
新中國建立後，在演員重新登記時，經曹寶祿建議
，以 「奉調大鼓」命名。

曲劇的誕生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號召戲曲演員演新唱

新，配合時事，宣傳政策。魏喜奎等一些戲曲演員
，既缺乏生活素材，又限於文化水平，難於自編新
唱段。魏喜奎提議說： 「乾脆用鼓曲直接演從老解
放區傳來的小歌舞劇。由單人上場，改為按劇中人
化妝登台。」於是，《四勸》、《新探親》、《夫
妻識字》等便登上曲藝舞台。負責戲改工作的劇作
家馬少波、人民藝術家老舍看過都給予讚揚，並幫
助加工。馬少波說： 「可以叫曲藝劇。」老舍則說
： 「把 『藝』字去掉，就叫 『曲劇』，乾淨、大氣
。」老舍對魏喜奎說： 「我為你們寫個戲，從這個
戲起，就打出 『曲劇』的旗號。北京這麼大的地方
，一直沒有自己的地方戲。你們以北京土生土長的
曲藝演的戲，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地方戲。你們立
了大功！」不久，老舍交給魏喜奎一個歌頌新婚姻
法的中型戲─《柳樹井》。這齣戲於一九五二年
七月一日演出，曲劇便從此正式問世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魏喜奎首演的曲劇《婦
女代筆阿張桂蓉》則可說曲劇已經在戲曲舞台上站
穩了腳跟。在這齣戲中，她和主創人員對曲劇音樂
進行了突破性的改革，將板鼓的臍心改大，降低了
調門和音量，使之與曲劇的主要伴奏樂器三弦的音
調相諧調，使唱腔更加符合戲曲音樂的規律。

發展曲劇

曲劇這個劇種創立後，在不斷排練古裝戲時，
魏喜奎又得到京劇名家荀慧生、馬連良和崑曲名家
白雲生、顧森伯的教導，也受到評劇名家筱俊亭、
袁鳳霞的點撥。魏喜奎還親自改編了《楊乃武與小
白菜》、《啼笑因緣》、《羅漢錢》等，曲劇越演
越紅。彭真市長批示在原廣德樓基址上，為他們修
建的容納四百名觀眾的前門小劇場，後又把可容千
人以上的西單劇場撥給他們演出曲劇。

一些戲曲表演藝術家也十分喜愛剛剛誕生的曲
劇，常來看戲。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告訴魏喜奎
，在《楊乃武與小白菜》中，如何請 「蹲兒安」，
如何使身段；看過《啼笑因緣》，則指出：沈鳳喜
被困軍閥劉將軍家裡，看到未婚夫樊家樹的信，不
能一哭了之。馬連良說： 「如今這段個唱口，應當
加一大段抒情的唱。」這裡的唱，便是據此加上的
，而且已成為這齣戲裡的名唱段。荀慧生看過《楊
乃武與小白菜》提出： 「小白菜在刑部堂與巡撫堂
，兩場的恐懼感不能雷同。要在程度上有區別：一
是還寄託翻供的希望，一是萬念俱灰。」筱俊亭在
瀋陽看過《羅漢錢》後跟魏喜奎說： 「找錢時少用
背身；演員屁股對觀眾尤為大忌。」這些均使魏喜
奎受益匪淺。

在眾多藝術家的指教下，魏喜奎時刻不忘對曲
劇的改進和發展，她不斷吸收各個劇種的 「養分」
，使曲劇日臻成熟。

毛澤東觀看曲劇
曲劇的創立和發展，引起了中央領導人的注意

。經周恩來的推薦，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由魏喜奎
主演的曲劇《喝面葉》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演出，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等觀看了演出。
演出結束後，毛澤東從座位上站起來為演員鼓掌，
並親切地接見了全體演出人員。毛澤東對魏喜奎說
： 「感謝你們創造了一個新劇種。有什麼困難提出
來，我們幫助解決。」

毛澤東的親切鼓勵，為曲劇的進一步發展
「打了氣」。

周恩來關懷曲劇

周恩來總理對曲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周總理
曾說： 「老舍先生說得對，曲劇就是北京的地方戲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九日，周總理前來觀看魏喜奎
主演的曲劇《楊乃武與小白菜》。周總理看後認為
這個戲很好，並委託文化部負責電影工作的夏衍，
幫助精煉、提高，並於一九六二年拍成彩色影片。

一九五七年三月，周總理指示魏喜奎參加在莫
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她以曲劇《天
仙配》選段，榮獲國際金獎。改革開放後，一九八
四年她應邀到美國，參加 「東方說唱藝術研究會」
，並在幾所大學講學，介紹中國曲劇。

一九九五年三月，在魏喜奎的多次呼籲下，北
京市人民政府撥專款成立了 「魏喜奎曲劇藝術發展
促進會」，為曲劇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一九九六年三月魏喜奎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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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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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喜奎和曲劇 王 鵬

武
訓
下
跪

西
遇
塵

郭沫若從中校飆升中將
魯先聖

唐朝節假日
彭勝發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日

曲劇藝術家魏喜奎


